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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圣经》：作为艺术文本进场的意义

———读梁工《圣经叙事艺术研究》

王9 志9 耕

9 9 作为神学、政治及历史文本的《圣经》在 !# 世

纪逐渐退场，而随着哲学阐释学及新历史主义批评

的兴盛，作为艺术文本的《圣经》进场，这既是后现

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景观，也是以艺术拯救颓败

世界的人类需求的体现。《圣经》已不单纯是一种

信仰的表征，它在今天已成为人类重建其文化与艺

术叙事的一种重要资源。当面对现代艺术那不知所

措、杂乱无章的个人叙事之时，我们知道，在人类彻

底疯掉之前，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健康的、强有力的叙

事母本，以恢复正常的模仿能力，有尊严地走向未

来。于是对《圣经》叙事的研究在西方出现，并在 !#

世纪后期蔚成风气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我们看到，来

自古老东方的中国学者也开始介入这一“神圣”事

业。我国老一辈学者朱维之先生于 <=># 年代初在

南开大学开始招收《圣经》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，

当时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年轻人投在他的门下，承接

起他的《圣经》文学研究的衣钵，在中国开始了这一

领域的筚路蓝缕的工作。!# 余年如一日，朱先生这

位弟子的大名———梁工，早已为学界所熟知，而在朱

先生诞辰百年之后，梁工教授更是推出了他多年心

血的结晶之作《圣经叙事艺术研究》（商务印书馆，

!##? 年 $ 月；下注页码均出自该书），成为我国系统

研究《圣经》叙事的第一人，也开始了他与西方学者

的对话之路。

所谓叙事，从认识论角度讲，乃是一种价值立场

的施为。可以说，人类的文化史就是由不断的价值

叙事文本所构成的。由于人类自身的脆弱性，这种

价值叙事呈现两种倾向，一种是历史决定论，一种是

存在论。前者相信人类是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迈

向完善，而后者则对此持怀疑态度，只相信存在即是

本质。无疑，《圣经》正是坚守历史决定论的宏大叙

事的代表性文本。而要真正认识《圣经》文本的叙

事真谛，必须对其进行学理层面的解读与阐释。梁

工教授的《圣经叙事艺术研究》在这方面所做的工

作，可谓细致入微。全书洋洋 "@ 万字，在充分的文

本细读和理论归纳之上，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《圣

经》叙事的主导模式。

首先，是“叙事者”的全程存在。在现代艺术的

零度叙事出现之后，起着主导价值作用的叙事者的

存在变为一种可疑的成分。而在《圣经》文本中，无

论或隐或显，叙事者从不缺席。因此，它具有“无所

不知或全知的性质”，它“不但了解各种公开的活

动，还能看到隐蔽的行为，听到暗室里的对话，熟悉

人物的心理状态，将其最深层的思想展示给读者。

无所不知关系到无所不在，上帝了解一切，是因为他

无论何时都无处不在”（第 ?> 页）。当然，这个叙事

者的全程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始终“显现”在读者面

前，当它进行“概述”时，它是显性在场，当它进行

“显示”时，则是隐性在场。如书中分析的：“《圣经》

叙述者用‘概述’和‘显示’两种方法表现对象。进

行概述时从远处瞭望事件，在读者面前铺展出一幅

宽广的前景图；进行显示时则近距离审视事件，在读

者面前描绘出生动具体的场景。在前一种情况下，

读者得知什么事已经发生；在后一种情况下，读者用

自己的眼睛看到某件事正在发生”（第 ?? A ?$ 页）。

但即使是你自己看到的，仍是在“预先设定的叙事



框架”之中的事件。而一切在预定之中，正是宏大

叙事的基本特征。

其次，是不同功能元及视点的价值统一。《圣

经》遵从着艺术叙事的一般规律，在讲述技巧、人物

塑造、情节设置等方面讲求丰富性、多样性、生动性，

以实现艺术感染力的渗透。但与此同时，艺术感染

力渗透的根本目的是价值的渗透，这种价值渗透有

赖于以各种艺术手段保持价值立场的统一。例如，

《圣经》为达到价值的统一，显然不能认同于“杂语

喧哗”式的观看与评价方式，也就是说，个体的目光

不能取代上帝的目光，即使上帝的目光暂时消隐。

诚如梁工教授所分析的，“在《圣经》中，如果说先知

文学和智慧文学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公示作者的见

解，号召读者接受其劝诫，那么叙事文学便诉诸间

接、含蓄、不事张扬的态度，借助包括聚焦在内的多

种叙述手段，使隐含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心悦诚服

地采纳隐含作者的观念”（第 !" 页）。在人物塑造

上，梁工教授提出，《圣经》叙事是在二元对立的原

则下处理其人物关系及性格配置的，即人物个性是

以“二分法”的对照模式设定的，其基本对立则体现

为诸如“善良与邪恶、虔诚与悖逆、圣洁与淫糜”（第

#$% 页）。其实，这种二元对立并非“间性”对立，而

是“对立统一”。有人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带有神

学色彩是不无道理的，因为《圣经》的统一逻辑决定

了它通过正反两种路径使其唯一价值立场获得确

证，而这或许也正是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资源之一。

二元对立的，或曰对立统一的人物格局，标志着《圣

经》对世界整一性和确定性的肯定：善良必受恩赏，

邪恶必受惩罚；虔诚必获赎救，悖逆必趋消亡；圣洁

必得尊崇，淫糜必遭唾弃。《圣经》的普世价值就在

这种对立统一之中实现。

其实，归结起来，《圣经》叙事的总体特征是意

义的完整性。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是否意义统一的标

准文本，在释经史上众说不一，而梁工教授从叙事分

析的角度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。他认为：“《新

约》叙事著作的代表作是四福音书和《使徒行传》，

⋯⋯它们与《旧约》相衔接，由犹太民族的弥赛亚观

念连成一体。时至公元 & 世纪，一部始于上帝创世、

止于未来新天新地降临的基督教《圣经》成为犹太

’基督教历史画卷的元典，其中所有层面的事件都

被这个整体赋予既定的含义”（第 #&! 页）。从这一

意义上说，《圣经》是典型的隐喻型文本（弗莱语）。

所谓隐喻文本，是相对于近代转喻文本和现代通俗

文本而言的，其根本特征是喻词与喻本严密对应，或

曰混融一体的形态，也就是说，文本能指即是文本所

指本身，它的意义并不溢出于文本能指系统之外，总

之，它是象征的，而不是反讽的。

反讽的叙事形态，正是当今世界的典型的文化

表征，因为，自 #( 世纪尼采宣告上帝死去之后，人类

便逐渐失去了自身意义所附丽的母体，意义无法通

过文本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传统定义而获得表达。所

以，我们放眼望去，这个世界充斥着漂浮的能指碎

片，它们借助于私人的、微观的、零度的叙事包围着

我们。人类在意义缺失的状态下可以存在多久？这

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。于是，在

后现代危机日益明显的今天，对意义的呼唤已渐成

时代的强音。我们期待于《圣经》叙事艺术研究的，

或许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如何为历代文学寻找其叙事

模本之源，更是对一种人类救赎资源的重新发掘。

在这个伟大的拯救事业中，我肯定地说，梁工教授的

工作标志着我们开始跨出重要的一步。

（作者王志耕博士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

博士生导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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